
青葱岁月的那一段情

唐兰荣

江南的三月，是春暖的日子，一切生灵

在这个季节都开始了萌动。 淡淡的春色中，

雁城一下子变得多彩起来，各种花迅速的轮

番绽放，一片片李花洁白如云，一树树桃花

粉红似霞

……

那湿漉漉的空气，从领口钻进

来，脖子凉凉的，让你心里有说不出的惬意。

伫立春风中，每当看到那柳条妙曼的身

姿，袅娜的风情在三月天里轻轻舞动，总让

我想起羊城那段青葱的岁月，那位遥远的女

孩。 那一年，春暖花开，红艳艳的木棉花染红

了整片南国的天空， 空气里的香气经久弥

漫，到处流淌春的味道。 慢慢行走在工厂宿

舍区，也是无意间，那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画

面映入我的眼帘。 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依

在二楼的阳台上，微微侧转身子，把一头的

长发披洒在肩头，怡然的梳理。 一件漂亮的

白色连衣裙很好地将她包裹，有着纯洁与温

柔的感觉。 我惊喜得有点不知所措，陌路相

逢一颗心，为之一颤！ 我与虹，就这样相识在

广州的那家工厂。

原以为，我所向往的心灵皈依处，总在

千山之遥，万水之远，必须穷尽一生的向往，

才能踏歌而行。 然，那一天，一次无意的邂

逅，才知道，那一抹惊鸿，早已给我留下了刻

骨铭心的光影。 不知是经历与处境的相似，

还是前生的相识，两个孤单的却满载抱负的

心，让我们就这样相知，以至于日后渐渐的

相恋

……

那时，我在工厂做企业内刊主编，虹在

车间做主管。 曾经单调而平淡的打工生活，

也因为虹而丰富起来。 刚到沿海城市的我们

对一切是那么地新鲜好奇， 第一次吃盒饭，

第一次看到流光溢彩的夜景，第一次听到电

视里才能听到的粤语

……

虹有一个好脾气，

像春天的阳光，温暖而柔软。 那时候，我们总

会在春光明媚的日子，携伴邀友，寻一块平

坦的地方，放飞风筝。 手拉线绳，飘摇的风筝

活泼似飞鸟， 在蓝天里承载着对自由的渴

望，对梦想的追逐，对生活的向往。 还有那溜

冰场里，放肆的尖叫、自由的滑行和 KTV 里

的歇斯底里

……

只要一下班或周末，我们就

手牵手走在木棉树下谈天说地。 虹娇羞地

说，凡夫凡妇，有我的地方，便有她心的依

靠。 微风拂过处，我们迎风而立。 闭上眼，虹

说， 仿佛这风里便有相伴一生的密码和祝

福。

然而，欢乐的时光总是走得太快，转瞬

间，便又过了一年。 生活的现实还是更加清

晰地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分别来自一南一北

两不同的省份，相隔千里，无情的距离在我

们之间斩下了一道巨大的鸿沟。 就因为相隔

千里，就因为父母之命难违，虹说她已答应

父母做个孝顺女。 最后，虹毅然选择了放手，

残酷的现实就这样击垮了我们的爱情。 虽

然， 我们还曾如此的坚守着那份纯真的爱，

但距离让我们改变，时间让我们不得不承认

爱情的甜蜜只是虚幻的瞬间，现实的无情摧

毁了一切。 虹终究是拗不过父母，伤心地走

了。 我忘了她是怎么坐上开往另一个城市的

列车，只依稀记得火车启动时，在风雨中飘

摇的一抹景色以及一丝苦涩的感动。 那个春

日，我也选择回到了家乡，开始另一种生活。

踏上归途的一瞬间，心里有莫名的疼痛。 我

转回头看着眼前的工厂大门，这应该是我最

后一次的停留，再见了，我熟悉的城市！ 我再

也抑制不住的泪水悄悄滑下来了，滴湿了春

天薄薄的衣衫。

如今，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城市，为了生

活而忙忙碌碌地奔波着。 平淡如水的日子

让我们都从懵懂中清醒， 从幻想来到现实，

虹由倔强可爱的女孩， 蜕变成了温柔贤淑

的女人、 妻子和母亲， 我也由稚嫩顽皮的

男孩历练成了成熟稳重的男人、 丈夫和父

亲。 从此， 虹和我， 两条在某一时刻曾彼

此相交的直线， 背离了彼此， 各自围成了

自己的圆，从此失去交集。 时隔多年，或许当

我们在某个飘雨的午后，或某个寂静如水的

深夜，想起那时的微笑或忧伤，我们心中定

会充满感激，感激命运给了我们那段一起走

过的岁月

……

伯父这辈子

尹建勋

敬爱的伯父

因 口 腔 癌 晚 期 于

2017 年 3 月 11 日 20 时

15 分仙逝了， 享年 64 岁，

给我留下无尽的殇。 回忆往昔， 不禁

泫然。

伯父一生艰苦奋斗。 他出生于

1954 年， 正好碰上国家困难时期，

家里兄弟姊妹众多， 饥寒交迫、 忍冻

挨饿是常事， 吃了一辈子的苦。 伯父

天资聪慧、 智力过人， 中学时期学习

成绩优异， 高中被公社推荐为知识青

年进城务工， 因工作认真负责、 吃苦

耐劳， 被县委工作组破格安排到县

人民医院跟班学医。 伯父从药剂学

徒干起， 白天跟师傅学切药、 制

药， 晚上挑灯苦读， 自学中医药理

知识， 从一个医学的门外汉到知名

的药剂师， 从跟班学徒到 2 年后工

作转正， 再到担任药剂科主任， 付

出的努力可想而知。

伯父一生勤勉勤劳。 在那个艰

难困苦的岁月， 伯父每天从老家出

发， 走二三十里山路到县城上班，

下班后又赶回老家兼顾农事。 即使

早上 5 点出门， 晚上 8 点归家， 即

使白天单位上班， 晚上回家干活，

即使工作劳心， 农事劳力， 耕读劳

身， 您也从不叫苦， 从无怨言。 您

就是这样半工半农、 半耕半读， 早

出晚归， 寒来暑往， 日复一日， 年

复一年， 几十年如一日， 一步一个

脚印， 始终坚忍坚持坚守着心中的

家园故土， 付出的艰辛难以想象！

伯父一生积德行善。 身为医生

的您， 宅心仁厚， 一生都在治病救

人、 扶危解困。 在老家开药店期

间， 您慈心济世， 不管乡邻家庭条

件如何， 您始终不忘医生救死扶

伤、 治病救人的初心， 把治好病、

解好难放在第一位， 即使病友一时困

难没钱付药， 也不碍事， 您总是和颜

悦色， 笑脸迎送， 一如既往。 伯母去

世时， 众多病友赊欠的巨额医药费就

是最有力的佐证。 您在医院工作期间，

乡亲乡邻不管谁找您帮忙，

只要做得到， 您总是尽自己

最大能力帮忙， 做不到的，

您甚至求人也帮忙到底。 救

苦解难、 乐于助人是您一生

做人、 行医的准则。 毛主席

说过，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

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

事， 不做坏事。 伯父啊，

您就是那做一辈子好事，

帮别人一辈

子的 好 人 ，

我们将以您

为荣， 以您

为榜样，继续

做好人，做好

事，以传承您

敬老孝亲、悌

友泛众、 爱

幼树人的好

家风。

本家大叔是个理发匠

刘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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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上街理发， 我就会想起一位孤

独的老人来。 老人属承字辈， 按刘氏辈

分来讲还是我的本家大叔。 大叔是一个

远近闻名、 走家串户的理发匠。 他一直

未娶妻生子， 是一个散养在家的五保

户， 与我老家台上隔垅住在刘家湾。 大

叔为人随和、 敦厚、 不善言辞， 过着与

世无争的日子。

记得我小时候， 大叔给我们理发，

理一个普通平头只要一毛钱， 后来才陆

陆续续一毛一毛地上涨到五毛。 老实

讲， 我不能说大叔理发的手艺好或与不

好。 他理的头发尽管参差不齐， 也没有

什么推、 拿、 捏的技术绝活， 可是， 长

大至今我喜欢的仍是理普通平头。 反

而， 到现在再也找不到儿时剪发那种开

心和乐趣了。

大叔常年肩挎着一个旧木匣子， 里

面装着剪刀、 刀片、 布片、 磨刀石、 挖

耳子几件零星工具， 还有一本厚厚的书

用布包得严严实实。 这些东西他不轻易

放手， 也绝不允许我们搬弄。 理发前，

大叔会在主人的门前台阶上搁上磨刀

石， 将刀片磨得锋利无比， 然后鼓着腮

帮子使劲吹气， 刀片寒光碜人， 让我躲

在大人身后好一阵害怕。

我们的害怕是有理由的。 当一个个

排队轮到理发时， 坐在方凳子或长条凳

上， 大叔将油腻腻的披肩布迅即一抖，

绕过脖子搭在你的胸前， 左手按着你的

头， 右手拿着推剪 （原来使用的是大剪

刀剪发， 后来才改用推剪理发）， 一边

还自言自语， 往往一不留神就会在你的

脑袋、 脖子上拉开一条小血口， 留下一

道小血印子。 等被理下一个葫芦头、 茶

壶盖后， 头上竟有痛痒痒的感觉， 用小

手一抹发现还有丝丝血迹， 于是小家伙

声嘶力竭放开喉咙大哭了起来。

小孩子一哭一闹， 大叔像做错了事

的孩子， 默默低垂着头站在一边， 他不

敢争辩也就不好意思开口收钱了。 大人

往往闻讯赶过来， 数落埋汰一番后仍然

掏给了他理发钱， 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

见抬头见， 再说大叔又不是故意要让你

出血。 那年月没有平坦的公路， 要想正

儿八经理个发必须到山外面去。 小孩子

赶五、 六里崎岖山路步行到回老寺， 没

谁愿意行走那么远的山路。 何况要跨过

清花河那座狭窄的独木桥， 河水发出的

咆哮声就让胆小的我们双腿发颤， 裹足

不前。

大多数时候， 我看见大叔只是给人

剃个光头或者平头， 又快又好。 理发最

后的一环是用捣耳勺往耳朵里鼓掏一

番， 顾客眯着眼美滋滋地享受。 但我们

小孩家家才是他的主要客源 ， 一 、

两个月要理一次头发， 接受他主动

上门服务， 老老实实正襟危坐 ， 生

怕理出一个阴阳头来， 那会被小伙

伴笑掉下巴。 特别是除夕前理个发过新

年， 我跟大伙往往会评个优劣高低， 头

发剪得好的神清气爽， 走路趾高气扬；

相反， 头发剪得差劲的灰头土脸， 只能

垂头丧气认输。

大叔理完发， 收好工具， 捧出书本

低着头回家， 那时像其他不懂事的孩子

一样， 我也爱追在他背后喊“美癫子”

（刘是他的姓， “美” 才是他的名字），

大叔始终不搭腔。 但我不会追太远， 因

为我患有腿疾根本跑不动。 后来我们上

学念书识得几个字的时候， 从书本里学

到了一个“粪” 字， 便学以致用又将大

叔改名叫他“米田共”， 是“臭不可

闻” 的意思。 我们心里还暗自得意发

笑。

我跟着顽皮的小伙伴一边在后面追

赶， 一边在后面掷小石块， 事实上费了

吃奶的力气也击不到他身上。 因为大叔

一返身， 嘴里不知嘟嚷什么， 吓得我们

掉头往回跑， 或者碰巧被大人遇上了，

还要遭受一顿呵叱和责骂， 或者罚跪在

地上被荆条伺候， 直到我们哭泣讨饶

“不敢了” 为止。 然而第二天， 小孩子

不长记性一副死血的样子， 看见大叔仍

然要嬉皮一番， 上演着“猫捉耗子” 的

游戏， 搞得大人常常哭笑不得。 我们童

年生活唯一的“娱乐” 方式， 就是跟着

大叔这样过来的。 大叔在乡邻眼中是一

个怪人， 没有文化但书不离手， 听说是

研究什么物理量子类； 他孤寡一人据称

是老婆离婚刺激引起的， 又有人说是修

建牛形山水库时摔伤了大脑。 早在几年

前， 大叔去镇政府办理五保户养老， 首

先要到派出所办一个身份证， 大叔在车

上上窜下跳几乎是“绑架” 过去才办好

的。

大叔一生奉行素食主义， 吃的是粗

茶淡饭， 住的是低矮土坯房， 过着近乎

苦行僧的生活。 时隔四十年后， 因为年

迈的父母住在乡下， 我回老家的次数渐

渐多了起来。 看见大叔已经秃头佝偻着

腰， 一身补丁衣服， 我却不敢正视他的

眼睛， 没有勇气喊他一声“叔叔”， 唯

恐自己的不尊敬伤害了他。

年过七旬、 日渐苍老的大叔， 对那

门理发手艺早已“金盘洗手”。 为了维

持生计， 固执的大叔仍然种了三分稻

田。 我不知道大叔那套理发工具还在不

在， 如今， 乡村理发匠已经渐渐淡出人

们的视野。 但不管岁月如何变迁， 我始

终记得， 大叔曾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理

发匠。


